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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华夏传播学体系的建构（中）*
——以“华夏内向传播”理论提出的过程为例
十年来在华夏内向传播理论探索方面的点滴心得向
读者朋友汇报，意在“呦呦鹿鸣，求其友声”，殷
望更多的师友能够加入到构建华夏传播学体系的队
伍中来，共同为中国传播学的崛起而不懈奋斗。
1   阅历即优势：在老子思想的指引
下，开启华夏内向传播研究
每一位从事华夏传播研究的同行都一定有其
切入这一领域的独特方式，以我的好朋友们为例，
潘祥辉以训诂学进入，李红从文化逻辑进入，张兵
娟从礼文化进入，姚锦云从儒家注经和思想传承入
手，白文刚、贾兵、陈谦从政治传播进入，刘大明
从宋代舆论进入，黄春平从汉代媒介进入，王仙子
从“诚”观念入手……我则从道家哲学进入。换言
之，每位学者原先的学科背景都可以成为自己进入
某一领域的优势，只不过其中的关键在于要善于找
到契合点！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华夏传播学的认识也有个
逐步深入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一方面含摄新
闻传播学的知识与理论，另一方面则努力依托现有
学术基础，寻找可以优先从事研究的着力点。我的
华夏传播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努力建构华夏
传播学体系？如何建构华夏传播学？这些是每一
位有志于从事华夏传播研究的学者首先需要面对的
问题。我在《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 年第 5
期撰写了《我与华夏传播学体系的建构》（上），
本以为写了上篇，再写个下篇就可以结束了。不料
在写作过程中，越发觉得有许多感想和研究心得，
不吐不快。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中曾说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笔者
在建构华夏传播学理论体系的过程，对这一点深有
感触。华夏传播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诚非一时一人
之力可成，可能需要几代学者接力方可完成。但毛
泽东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又说：“多少
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
朝夕。”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传播学者，就是要开拓
进取，怀着深切的学术使命感，以建构华夏传播学
为目标，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从建构华夏传播学的
子领域（如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等）入手，从一对
对范畴、观念开始，从一个个议题开始，从一种种
媒介开始……集众人之力，久久为功，就必定能够
建构起华夏传播学这座宏伟大厦。本文就以笔者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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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着力点，无疑就是道家思想，更具体一些，是
《道德经》这本千古名著。在上篇中我已介绍过，
我从大学时代便研读《道德经》，到了博士阶段还
专业研究《道德经》等中国哲学经典。因此，从《道
德经》入手来阐发老子的传播思想研究，便是我最
好的入手处。下面我就以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
的《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探析》一文来
谈谈如何实现研究的契合。
聪明的读者在阅读这篇小作的时候，一定能感
觉到我对《道德经》文本的熟悉程度，大有信心拈
来之感。坦率地讲，这篇论文也是迄今为止我所有
发表的文章中相对满意的一篇。满意的原因就在于
写作时充溢着深切的、纯真的情感，仿佛当时老子
的思想与西方内向传播思想在开展对话，而我不过
在其中充当一个媒介而已，整个写作过程是那么的
自然，那么的痛快！没有纠结，没有徘徊，没有困惑，
有的是酣畅淋漓的高峰体验！（如果学问都是如此，
那么夫复何求！可惜这样的体验可遇不可求，需要
我们进行长期的学问求索和开悟心理准备）。这篇
小作之所以写得有点自信，倒不完全出于对文本的
熟悉，更在于其中所注入的中西传播思想对话的诉
求，引导着自己把握学术主体性，不让自己的头脑
成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文章的摘要就是这么写的：
老子的自我观蕴藏着独特的内向传播智慧，
主要体现在要求自我确立起“惟道是从”的主体
意识，进而以“道”的符号象征意义为媒介来引
导自我省思，不断消除世俗价值观的污染，最终
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自由的人生境界。
与侧重考察自我的社会性西方内向传播理论相比，
老子的内向传播智慧更倾向于消融社会性对自我
超越的干扰，注重自我内心通过向“道”的复归
而实现自我升华 。
我的研究思路是：内向传播是人类自我存在的
确证，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传，故我在”，这里
的“传”，既有“外向传播”，又有“内向传播”。
前者形成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文
化传播等传播形态；后者则形成了自我传播，即自
我的心灵对话。这是传播学的共性。但传播学作为
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作为“人学”，它不同
于自然科学，传播学究其本质是研究社会的信息传
播，研究社会中所蕴藏的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独特
的交往方式和交往观念，因此，还有必要从“个性”
的角度加以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中华文化
元典的传播思想，包括内向传播思想，就特别需要
在中西对话中确立中国人自己的传播气质、传播风
格与传播观念。我赞同用“认识你自己”与“成为
你自己”来标识西方与中国两种内向传播观的根本
差异。显然，西方强调的是主客二元，注重的是个
体的社会化进程，内向传播服务于个体的社会化实
践，促使其成为一位合格的公民。而中国乃至东方
则更强调主体的自我完善与自由，注重的是做回我
们自己。个体的一些内向传播活动，是要促成个体
修身成圣，其社会化的努力终究也要落实在自我的
超越上，社会实践则成为考验自我内向传播是否成
功的核心标志。西方强调个体对这个世界的把握，
在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即在战胜他者中实现自
己，以突显自己的方式来成就自己。而中国则更强
调自己对自己的超越，甚至他者也是另一个自己，
以一种天人合一的思维，在整体的忘我中实现自我。
当我打算从内向传播视角研究《道德经》时，
我突然想到了该书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建构了“我”
与“众人”对话的情景，以直观的方式阐释了得道
之“我”与世俗“众人”在思想与生活方式上的重
大差异，其主要内容如下：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
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
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
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
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从表面上看，这段文字似乎与内向传播没有直
接关系。但是，我意识到这里的“我”与“俗人”
（“众人”）的表述区分，虽然说的是两种人，但
是如果把这两种人放在一个人身上，这不就表明一
个人在努力以“道我”（即“客我”）为榜样，以
召唤现实世界中的俗我（即“主我”）吗？于是，
一场轰轰烈烈的对话在心灵深处展开了——一种如
同人间外部所感受到的登高远眺的畅快，一种斤斤
计较的人际关系，一种意气奋发的神情气质，一种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感怀，还有一
种“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孤独感……这一切不
正是一个人心理活动的生动写照？由此我决定从此
章入手，同时以米德的主客我理论作为理论观照，
来阐发《道德经》的自我观。米德的理论如触媒、
如火种，点燃了《道德经》文本中存在的自我观火
炬，从而使《道德经》呈现出别样的内向传播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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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明确，接下来就要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方
法论来开展研究了。第一步是文献综述。学术研究
要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要尽可能充分地占有
研究资料。就内向传播而言，就要了解内向传播理
论的准确内涵，在西方学术情境中有哪些研究的脉
络（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老师所说的学术地图
或知识谱系）。只有理清思想学说自身的发展脉络，
我们才能较为准确地理解和运用，而不是简单地剪
切他人的思想为自己作嫁衣。（当然，这是一种学
术境界和理想，很不容易做到。但作为一种追求，
我们还是要努力追求，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就豁然贯
通，如同王阳明的龙场开悟一样）。
在搜索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只有陈力丹发表
的《论人内传播》等少数几篇探讨西方内向传播理
论及其运用的文章，研究中国本土内向传播的论著
非常少。有些学者，如郭庆光，早就意识到儒家的
内省式的内向传播，只不过没有做专题研究，李敬
一在《中国传播史论》一书中也有“老子在社会关
系中偏向个体内向传播”这样的表述，但未展开。
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是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一篇是中
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的博士生何庆良撰写的《先
秦诸子传播思想研究》（1993），该文在第四章明
确提出，道家意识到了内向传播的存在，将之称为
“内悟法”，但只用了两页的篇幅做了简要介绍，
没有深入探究。另一篇是北京大学肖东华教授的博
士生仝冠军撰写的同名博士论文《先秦诸子传播思
想研究》（2005），该文在老子传播思想部分仅简
单地认为老子有内向传播和外向传播两部分思想，
并认为“为道”是内向传播，可惜也未能深入进行
研究。比较奇怪的是，两文相隔 12 年，但后者并
没有引用前者。而且这两篇论文至今也少有人关注，
我当时也是通过馆际互借才得到的。掌握了这些材
料以后，我的研究热情与信心更强了，因为研究老
子的传播思想，尤其是内向传播思想已经得到了前
人的肯定，换言之，研究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前
人的研究尚存在薄弱环节，至少在老子的内向传播
研究方面大有可为。
于是，我一方面阅读米德的《心灵、自我与
社会》这部经典和胡翼青的《再度发言：论社会学
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同时运用读秀搜索广泛查
阅涉及内向传播（自我传播、人内传播）的已有文
献，力争吃透内向传播理论。另一方面我继续研讨
《道德经》文本以及后人的许多注疏本，力求更准
确地把握老子的思想本身。经过两三个月的阅读与
理解，我开始构思这篇文章的结构。大体的思路是
先要论证《道德经》是有内向传播智慧的，而这一
智慧用老子自己的话语表述是“坐进此道”。我的
研究有个特点，就是力求在标题上提炼出让人一目
了然的内容，因此第一部分就取名“坐进此道：老
子思想的‘内向传播’旨趣”。然后运用内向传播
中最为成熟的理论，即米德的主我客我理论来分析
《道德经》中的内向传播。我先概述老子有其自我
观，接下来从第二十章中提出的“我”与“众人”
（“俗人”）六个不同的方面逐一进行主我与客我
分析。同时以点带面，全面运用《道德经》整部文
本来服务于这一章的论述，让人感到老子的内向传
播思想是充溢于整本书，而不仅仅是这一章。文章
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我跳出了米德的圈子，
又引入他的学生布鲁默的象征互动论进一步论述老
子的自我观，即运用布鲁默有关心灵操持符号来进
行意义处理、塑造自我的论述来阐释老子有关“修
之于身，其德乃真”的内省式内向传播取向，从而
与第一部分相互呼应，较充分地论述了老子的内向
传播思想。
这篇论文我下了大功夫，所以收效不错，这篇
文章已经成为研究老子传播思想必读的文献之一。
经过这次研究，在我看来，西方的传播理论是工具，
是拐杖，在研究起步的时候可作为借助的工具和镜
鉴，观照华夏传播的研究路径与方向。而当华夏传
播学由“我注六经”进入到“六经注我”的理论建
构阶段时，就需要增强研究的主体性和理论原创性，
西方理论只能作为“六经注我”的重要参照，而不
能仍停留在亦步亦趋的效仿阶段。当然这两个时期
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是交错进行的，可以说是
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
2   得陇可望蜀：庄子的“吾丧我”
命题启发我深入开展内向传播研究
令我高兴的是，在我写作上篇论文中，文中
引用的一篇文章给了我很大一个启发。刊发于《广
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7 期上的尹志英
的《< 老子 > 中的 “吾”“我”指代辨析》一文让
我注意到原来“吾”与“我”有这么重要的区别。
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作者的分析，但它引起了我的
思考，让我联想到《庄子》中提到的“吾丧我”这
一命题。
华 夏 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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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丧我”这一命题，集中，精炼，只有三个
字，可谓前无古人，估计后面来者也不会太多。这
一庄子式的命题是庄子内向传播思想的经典表述，
也涉及到吾与我的使用问题（古汉语专家王力对此
就有所论述）。我从内向传播理论出发，自然提出
“吾丧我”是《庄子》内向传播的独特表达——“吾”
是真我，是道我，是“客我”；而“我”是“俗我”，
是“主我”。用佛教说法，即心死神活。能想到“吾
丧我”这一选题，我非常高兴，内心告诉我，这会
是一篇有纪念意义的好文章。这篇论文后来以《内
向传播视域下的 < 庄子 >“吾丧我”思想新探》为
名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主编的《诸子学刊》
（南京大学核心集刊）第 10 辑上。
《内向传播视域下的 < 庄子 >“吾丧我”思想
新探》这篇文章的写作框架与上篇不太一样。这篇
文章我直接从“吾”与“我”的分析入手，运用胡
适的《吾我篇》语言学论述以及《庄子》文本中有
关“吾”与“我”，以及道教文本中有关“吾”与
“道”的论述，以较为扎实的文本功夫阐述了道家
以自己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内向传播思想体系。第一
个小标题直接指出“‘吾丧我’命题呈现内向传播
语境中的主我与客我关系意识”。平日的文献阅读
积累在此刻显示出了威力，比如施舟人的《中国文
化基因库》收有《道与吾》，写作的时候我就真真
切切地想起了这篇文章，马上加以运用。
紧接着，文章从“丧”这一意境入手，探讨
“丧”为何义以及如何“丧”这一命题。我拟了一
个让人一目了然的标题——“‘丧’：庄子通过内
向传播实现自我升华的基本途径”。在论述中，我
注重中西比较，运用了人格心理学、库利的“镜中
我”、詹姆斯的多重自我等理论来阐明“丧”的过
程正是庄子内向传播的展开过程。第三部分则借助
庄子学派“法天贵真”的思想特质，以一个“真”
字点出了《庄子》一书内向传播的终极指向。也就
是说庄子学派的内向传播活动不是漫无目的，而是
朝着“真”这一方向努力。“真”是庄子学派独特
的内向传播旨趣，而不仅仅是平常的心理活动。这
一部分的小标题就直接取名为“真：庄子‘吾丧我’
内向传播活动的最终指向”。
论文最后一部分着重关注庄子学派是如何认识
人在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超越，即“丧我”的。庄
子学派内向传播关注的重点是人的自我认知、自我
改造与自我超越，但是这一系列的自我操作过程，
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基于对社会信息的处理，
并最终还是要付诸于社会实践的，并对社会产生影
响，而社会影响又会反馈到自我身上，又引发自我
的处理，如此反复，就体现了“内向传播”的社会
性问题。我把这一部分的小标题取名为“‘吾丧我’
命题中呈现的自我与社会关系”。如此，我就较好
地阐述了《庄子》“吾丧我”命题所蕴含着的内向
传播智慧，走出一条与文史哲研究“吾丧我”相关
但又不一样的道路来（后来，我的好友李红也在这
个命题上继续探讨，写出了《庄子的 “吾丧我”：
主体趋近世界的路径》的好文，其核心观点认为庄
子的内向传播特点在于主客交融，而不是西方传播
学所认为的是客体的物化）。
3   无声而有声：儒家的“慎独”与
道家的“见独”交相辉映
老庄两篇文章的顺利发表激发我往儒家的内向
传播思想进行探讨。而此时，我刚好带领我的博硕
士生读《论语》《中庸》等经典，我有个明确的要求，
每位参与读书会的同学，既要熟读经典，明白经典
的基本含义，力求融会贯通；又要注意从传播思想
方面考察经典所内含的传播智慧，无论是经典自在
自带的思想，还是从阅读中受到启发而产生的思想，
都可以研究。于是杜恺健博士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研
究《中庸》，赵晟博士从文化传播入手，祁菲菲硕
士从人际传播方面探讨，林凯博士则从跨文化传播
角度分析安乐哲译介中体现的独特智慧。而作为读
书会的组织者，我也不能例外。我认为学者既要把
自己培养成为一名优势的指挥官，同时还要成为一
名骁勇善战的士兵。在研讨《中庸》的过程中，我
注意到《中庸》中有“慎独”的观念，这个观念中
有个“独”字，“慎”字又是一种心理状态的表述，
直觉告诉我，其中一定有内向传播智慧，我提出从
内向传播角度来研究《中庸》。后来查阅了相关资
料，丰富的资料验证了我的猜想。而且，无论是儒
家还是新儒家，都指出“慎独”观念是儒家的核心
观念，那么这个选题的研究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我从中国知网收集了不少“慎独”的资料，更
让我欣喜的是，手头刚好有本梁涛、斯云龙编的《出
土文献与君子慎独——慎独问题讨论集》，这本论
文集较为集中地收录了有关“慎独”研究的代表性
作品，其中一些新出土的文献，对于分析古代儒家
“慎独”观的深刻内涵，尤其是“慎独”观念对于
谢清果：我与华夏传播学体系的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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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术建构的意义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不是
继续他们的研究，而是从内向传播的路数去挖掘被
学者忽视的“慎独”观作为内向传播观念如何在儒
家思想中发挥建构工具作用的）。
这篇发表于《暨南学报》2016 年第 10 期的《作
为儒家内向传播观念的“慎独”》一文，开篇以“作
为一种儒家内向传播形态的‘慎独’”为题，意在
点明“慎独”是一种内向传播活动。接着以“内向
传播理论视角下的儒家‘慎独’论”为题，充分运
用詹姆斯的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理论分
析儒家在这三方面的思考，并突出儒家以“精神自
我”为核心统领物质自我与社会自我。我同时借助
米德的主我客我理论分析“慎独”观念，指出“慎
独”作为一种自我意识，体现为对本体的不断感悟，
并萌生和催发理性自觉，形成道德感召力和执行力，
这个过程，是一个主我召唤客我（即圣贤形象）来
激励自我并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慎独”观念体
现了儒家对道德本体的认知与记忆。
论文最后一部分是最为创意的部分，因为我试
图深入探讨儒家内向传播的运作机制，恰巧我看到
臧克和的《简帛与学术》一书中提到儒释道三家在
心与物问题上有不同的思考，于是“心物相合：‘慎
独’的内向传播运作机制”就成为这一部分的标题
了。这部分我最得意的是想到了用视觉修辞来分析
“慎独”的心理运作机制，并运用曾子的两个故事，
论述了“慎独”作为内向传播机制在儒家思想中如
何运行并发挥关键性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顺势系统考察了先秦时期
涉及“慎独”的典籍，写成的《作为儒家内向传播
观念的“慎独”》本来是作为上文的一部分，以阐
明“慎独”观的历史流变，但由于篇幅所限，这一
部分只好忍痛拆开。后来这一部分文字以《内向传
播视域下的先秦儒家“慎独”观》为题刊发于《杭
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
这正应和了我在（上）篇中介绍的经验，即写一篇
文章不要过于约束自己，不敢展开来写，而是要努
力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尽可能超越和打破原先设
定的框架，一旦某一部分特别突出，字数也足够多，
就可以单独成文，这样，就可以形成一鱼多吃的最
佳局面，也就不愁没有文章可发了！
无独有偶，我在写作“慎独”一文时，看到有
篇文章论及《庄子》“见独”观的文章，只不过那
位作者把“见独”等同于“慎独”。学术的敏感性
使我意识到，我完全可以写一篇《作为道家内向传
播观念的“见独”》。我带着这篇新作参加了厦门
筼筜书院举办的海峡两岸国学论坛时，幸运地被《人
文杂志》的魏策策编辑看中。为了适合“新子学”
专栏，这篇论文以《新子学之“新”：重建传统心
性之学 ——以道家“见独”观念为例》为题发表。
该文有些观点颇有新意，也让我弄通了原来一
直没有理解的问题。在文中我认为“人即媒介”正
是“人即讯息”与“媒介即讯息”的综合体现，也
就是说，人本身就是一种媒介，而且是平台式媒介，
既传播信息，也可以发挥媒介的传播功能。从这个
意义上讲，儒道两家都是身体传播的行家。只不过
儒家更注意将身体视为媒介，而道家更强调将身体
视为信息。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注重“垂衣裳而天
下治”，注重榜样的力量，通过树立典范来吸引和
引导世人向他们学习，在无形中将核心价值观传递
开去。而道家则注重身体就是道场，将身体视为俗
世信息的载体，通过“无身”“忘身”即将身体虚
化或悬置身体的方式实现自我境界的超越，将人格
升华为真人，与道合真，逍遥自适。因此，我在第
一个小标题便提出“独：‘人即媒介’的自我观”，
强调“独”注重自我意志之坚毅操持，有独守、独
行之意。第二部分直入正题阐述“见独”乃是“俗
我与道我互动呈现出的内向传播形态”，强调“以
独见道”，认为只有内心培育“独”的境界，才能
见到道，进而点明“见独”本质上是“俗我”召唤
“道我”的重要路径，因为“见独”当有主体（即
“主我”），而“独”可以视为“道我”。
论文的最后部分则进一步为读者揭开臻至“独”
之境的庄子式方法。其中最有趣味的，是借用了麦
克卢汉“冷热媒介”的观点，认为“道”是一种“至
冷媒介”，因为“道”是俗世中一切内含明确资讯
的热媒介的超越与含摄，可无中生有，有返于无。
如此，自我的内心就可以生成巨大的思维张力，即
产生强大的悟性思维势能，从而明白四达，大放光
明。正是在这里，我悟到了原来“独”的真正含义
正是“日”，即太阳。因此“见独”的本意是“看
见太阳”或者说“太阳在心里升起”！正是心中
如有太阳大放光明，自我好像通透了，没有阴暗，
没有认识的死角，也就是彻底明白了。所以说，修
行的本质其实就是进入这样一种境界，即在自己的
心底深处升起太阳。这当然是一种隐喻，它表明人
只有放下一切价值观束缚，达到自然逍遥之境，才
华 夏 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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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找回自我，做回自己，活出明白。这也就是为
什么儒释道三家都强调要修身、养身与炼心的本质
所在。这属于论文写作的意外收获，也增强了我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信心。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内求诸
己”的传播取向正是开放人体自我潜能，最终实现
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
谐。试想一颗躁动的心灵，又在何处安放世界的安
宁呢？
4   道通可为一：在儒释道间畅游的
华夏内向传播研究
若水之大，取其一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
就以儒释道三家为核心，粹取其中核心的观念和命
题从内向传播的视角加以阐释，进而演绎出华夏内
向传播的思想体系框架，奠定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基
石。为了更系统全面地呈现华夏内向传播智慧，我
乘胜追击，着手研究儒家的“十六字心法”：“道
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凭借
过去五六年间从事华夏内向传播专题研究的经验，
我自然地意识到“道心人心”说，正是儒家内向传
播思想的又一表征。因为道心与人心本为一心，而
儒家修身的过程说到底就是道心与人心战于胸中，
即开展心灵对话（即内向传播）的生动过程。于是，
我向对此有深入研究的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
以及他的学生，后来成为陈来教授的博士生，现任
职于南昌大学的张新国老师请教。他们是这个议题
的行家里手，取法乎上，方可明其究境。在他们的
帮助下，我随即开展儒家道心人心说的内向传播诠
释，很快写出了《内向传播视域下的儒家道心、人
心的博弈》一文。后来因参加方勇教授主办的新子
学研讨会，于是题目改为《新子学的当代转向——
以儒家道心、人心的博弈与当代自我传播智慧为
例》，经方教授推荐，该文刊于《管子学刊》2018
年第 4 期新子学研究专栏上。
佛家的内向传播研究是件艰难的工程，我一直
也视为畏途。不过，为了研究的完整性，我还是尝
试关注这一方向。《内向传播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
（《扬州大学学报》2016 年第 4 期）一文的创意
在于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自我结
构理论分析佛家在身、心、禅互动中如何实现内向
传播的自我超越。我还启动了以空为范畴来管窥佛
教内向传播机制的研究计划，可惜只开了头，期待
有时间再完成了。
受陈力丹 2015 年在《东南传播》杂志上发表
的《自我传播的渠道与方式》和《自我传播与自我
传播的前提》两文的启示，我意识到“梦”也是一
种内向传播形态，我联想到了“庄周梦蝶”这个故
事，由此入手，撰写了《自我与超我的蝶变 ——
内向传播视角下的庄子之梦新探》，刊于《诸子学
刊》第十七辑上。
此外，为了给《华夏传播概论》课程编撰教材，
我在建构《华夏传播学引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的体系框架时，也自然地包含“华夏内向传播”
这一章，这一章的框架就由“儒家‘修身为本’的
内向传播取向”“佛家‘明心见性’的内向传播操
持”“道家‘心斋坐忘’的内向传播运作”三节组
成。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新颖性，这三节后来
以《中庸：儒家内向传播的独特运思方法》《儒家“修
身为本”的内向传播意蕴考析》《道家内向传播的
观念、路径及其目标》为题，分别发表在《名作欣
赏》（2017 年第 25 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未来传播》（2019
年第 2 期）上。另外，需要一提的是，我有幸在前
辈学者黄星民老师的指导下，意识到“无”是道家
的核心范畴，而且可以做传播学的诠释。黄老师指
出，“无”可以说是道家的哲学方法论。我指导研
究生在我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无：道家内向传播
的独特操作范式”为题撰写论文，后来刊发于《老
子学刊》2015 年第二辑上。我还在 2017 年开设的
博士生必修课“研究前沿——华夏传播史论”上，
开设了华夏内向传播研究专题讲座，师生经过 8 周
的研讨后，我指导研究团队完成了一批研究成果，
如董方霞硕士撰写的《内向传播观照下的“致良知”
研究》刊于《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第三辑上，田
素美和林凯博士生也分别撰写了以“仁”“内圣外
王”为主题的内向传播研究论文（已刊和将刊于《宏
德学刊》），刘雯、黄浩宇硕士生撰写了研究“诚
明”与“中庸”的内向传播文章。内向传播研究实
现了教研相互促进式发展。（篇幅所限，其余相关
文章的构思及观点不再赘叙，以免有冗余之感。适
可而止，恰到好处，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所在。）
5   跬步致千里：从“华夏内向传播”
的建构历程求索“华夏传播学”的
建构路径
就个人的研究经历而言，我开始研究华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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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传播观念的时候，我还没有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与理论体系的“野心”，倒是一种“倒逼”机制促
使我自己不断去思考，当相关研究积累多了，慢慢
就感觉到自身理论体系的形成。比如，我从研究老
子开始，进而研究庄子；研究了道家，又去研究佛
家，接下来研究儒家也在情理之中了。就这样，以
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内向传播理论体系逐渐
丰满，论文结集出版也就水到渠成了。
当然，我对华夏内向传播的认知也有一个逐步
深化的过程。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从阅读郭庆光
的《传播学教程》开始，进而翻阅李彬、董天策、
陈力丹等人的传播学教材。教材是进入某一领域学
术研究的基本着手处，因为其内容体现了众人的基
本共识，而共识正是学科的基础所在。当时我对传
播学的基本认识，基本上是内向传播、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这五大传播形态
构成的基本框架。当时我以为，只要分别掌握这五
个模块，似乎就能掌握传播学了。现在看来，这一
思路本身并没有错。但研究境界不应局限于此，而
是要从传播问题着手，即回归到对传播基本问题的
探讨上，比如传播是什么，传播哲学是什么，我们
应该如何研究传播学，华夏传播学的建构应该从何
着手，它将以什么样的面貌融入中国传播学的学术
版图中，为传播学界所认同，并成为不可分割的有
机组成部分。现在的传播学界中，以刘海龙、胡翼
青为代表的青年才俊正在努力拓展学科的边界，尤
其致力于解构施拉姆的四大奠基人神话，重新认识
传播学的历史，重新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
其余如邵培仁、吴予敏、李彬、赵月枝、单波等一
批前辈学者则着力重思中国传播学，从而为批判传
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环境学等学科在中国
的开疆拓土扫除认知障碍。
如同当年中国学者乃至世界的学者质疑“中国
哲学”“中国科学”是否存在一样，华夏传播学也
是在一片质疑中发展起来的。在我看来，一个新鲜
事物的横空出世，总是引起世人的好奇，于是有一
部分先行者投入研究；同时也总是有一部分人不屑，
甚至质疑。华夏传播学的发展不要害怕质疑。质疑
本身是前进的动力，老子就敏锐地指出“反者，道
之动”，当然，他也明智地指出“弱者，道之用”。
正反两股思潮之间的相互激荡，为华夏传播学这一
新鲜事物的发展壮大，赢得了内生动力与外在促发
力。历史终将证明，华夏传播学这一新生事物，必
将在中国学术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如同学界承
认“中国哲学”“中国科学”在哲学界和科学界的
合法性一样。
由于我意识到内向传播是华夏传播学建构中的
一个基础性面向，因此，我持续地推进这个领域的
研究，围绕儒家的修身、道家的养身和释家的空身
三个角向，开展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功夫不
负有心人，《华夏内向传播的理论建构》（厦门大
学出版社，2019）一书即将正式出版，为华夏传播
学的理论构建又奠定了一块基石。
附言：下面我还可能就我在建构华夏传播学体
系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共生交往观”），
逐一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现身说法，以期为从事华夏
传播学研究的同仁提供些原汁原味的启示，也向同
行和我的师友们汇报，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指点，
以达“班门问斧”（典出郭金彬《谈“班门问斧”》，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 年第 2 期）之效。如果
能达到这个愿望，那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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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and its Chinese Path
HU Yi-r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Semiotics i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and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from the classical state of semiotics in China and the west, briefly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semiotics in China and the opportunities of its combination 
with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ird media upheaval, the focu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s shifting from “information access” to “meaning exchange”. However, Chinese 
scholars who missed the golden development period of semiotics twice should form a “Chinese 
school” with global contribution, which should be a response to the general law problem 
that is based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problems and related to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meaning for mankind”. At present, the scholar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 should also consciously shift from follow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to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ideas.
Key word: semiotics;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with shared meaning for mankind; Chinese 
school
The Constructive History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Studies
(Part II )
—— Taking the Process of Proposing the Theory of “Huaxia 
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as an Example
XIE Qing-gu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361005)
Abstract: Huaxia 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not only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system, but 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 take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Huaxia 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as 
an example, passing on some experience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or example,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e subject, you should be good at fin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ackground subjects and communication; you should follow the general rules 
of academic research; you should build our own network and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point; you should be good at introspection and boldly break through the 
existing communication theo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is a process 
of resisting pressure, overcoming doubts and proving oneself. The author holds that Huaxia 
communication, as a new thing, is bound to have a place in China’s academic field, just as the 
academic circle recognizes the legal statu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science”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Key word: 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Huaxia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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